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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隐元禅师弘法与长崎华侨华人信徒
隐元禅师于南明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
1655年） 七月初五日抵达长崎，次日登岸至东
明山兴福寺。此寺是在长崎的三江华侨、江
西富商欧阳云台施舍别墅创建的輧輱訛。据《普照
国师年谱》 记载：隐元于“七月初五，晚抵
长崎……次早，寺主逸然同檀越请进兴福寺。
法语五则。即日，二镇主谒见，谦恭致礼，各
赠以偈。”輧輲訛是说，七月初六日早晨，兴福寺
主逸然率檀越于岸边迎请隐元禅师进入兴福
寺。但据《隐元禅师年谱》：“七月初六，登
岸进山门，有法语五则。本山奥主谒见，谦恭致
礼，……寺主同众檀信等请开堂，祝圣法语。
赠山奥主偈二首并题达摩赞、梅雀图二则。肥前
州（国） 信浓守惠衣书，并愚溪、得峰二居士
问道书二通、偈二首……凡檀信所献香资，分
为三分，一斋僧，一修造，一放生。”輧輳訛此记
载较详，但不够准确。实则应是“寺主同众檀
信”必到岸边迎请，而不是让隐元禅师自己前
往兴福寺，显然是修谱者疏忽了。从引文可
知，檀信所献的“香资”相当多，也说明“三
江帮”的檀信乐捐且人数不少。上面二则引文
均表明，隐元禅师于七月初六日早上“进山”
并开堂。
崇福寺位于长崎圣寿山，是在长崎福州籍
侨领、海商船主林楚玉、王引等发起创建于崇
祯二年（1629年），故又称“福州寺”。崇福寺
自福州僧人超然开山后，其住持从国内延请闽
僧且多由福州僧担任。崇福寺原先延请隐元的
弟子凤山圭东渡开法，但凤山圭东渡途中溺
亡，崇福寺乃与兴福寺一同邀请隐元禅师。这
从“壬辰夏四月初六日”《众檀越请启》文末
署名可得到证明。林楚玉、王引都是在长崎经
商的福州福唐（福清） 人輧輴訛。隐元禅师东渡，
虽说是因兴福寺僧性然等的再三邀请，但他在
给其师费隐的信中说：“日本所请原为凤山圭
首座，弗果其愿。再请于某，似乎子债父还
也。”輧輵訛可见，隐元承认是“子债父还”。据
《普照国师年谱》记载：明历元年乙未（永历
九年、顺治十二年，1655年） “三月廿二日，
受崇福檀越请，以了圭首座先年公案。按：师
上堂有云：‘不昧初念，便是佛祖之心，力行
先言，乃成菩萨之愿。’又有‘一点水墨，两
处成龙’之语。”輧輶訛《隐元禅师年谱》 则载：
“季春……廿七，崇福寺诸檀越投启敦请，师
许之。以了也懒首座五年前未了公案而满檀信
之愿。”輧輷訛在日期方面二者虽异，一作“廿
二”，一作“廿七”，但具体内容的记载不抵
牾而前者较详，可互补。隐元禅师抵达长崎
的次年三月下旬，在兴福寺接受崇福寺檀越
之请，并上堂表示“一点水墨，两处成龙”，
“不昧初念”，“力行先言”。据《普照国师年
谱》记载：“五月廿三日，进寺，法语五则。
是夏，兴福、崇福两处安居，海众虽多，规令
肃然。……七月望日，两处解夏。”輨輮訛又据《隐
元禅师年谱》载：“五月廿三，进寺，法语五
则，即日上堂祝圣。季夏结制……兴福寺孟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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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制。两处坐夏，井井有条，周全彼此……七
月……兴福十五解制，崇福廿四亦解……廿
六，仍回兴福。”輨輯訛可见，两种《年谱》均载，
隐元于五月廿三日进崇福寺，上堂开法。隐元
是三月下旬接受崇福寺的邀请，从上引文
“兴福寺孟夏结制”看，他是在兴福寺安排好
结夏的事宜后，前来崇福寺并直接进入结夏。
使兴福寺与崇福寺都处在安居中，兴福寺于
七月十五日解制，崇福寺则延至七月廿四日
解制。两处坐夏，“井井有条，周全彼此”，
“海众虽多，规令肃然”。七月廿六日，隐元禅
师返锡兴福寺。
明历元年乙未九月，隐元受请住摄州慈云
山普门福元禅寺輨輰訛弘法。此后又应邀在京都、
大阪等地弘法，受到日本朝野僧俗崇敬，江户
德川幕府甚至皈依隐元，日本水尾天皇还授予
“大光普照国师”之号。隐元受赐京都市郊宇
治大和之地兴造寺院，“仍以‘黄檗山万福禅
寺’名之，志不忘旧也。”輨輱訛隐元禅师在日本黄
檗山弘法，举扬黄檗宗风，在日本成为与临
济宗、曹洞宗鼎足而立的禅宗新派别“黄檗
宗”。輨輲訛相随隐元禅师赴日的知名弟子有大眉、
独知、独湛、独吼、南源、独言、良演、恒
修、无上、惟一、喝禅輨輳訛。木庵性瑫、即非如
一等踵接其后相继赴日，这些东渡日本的隐元
弟子都对扩大黄檗宗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其
影响除了长崎、京都、大阪、江户外，还有琉
球等地。据徐光葆的《中山传信》记载：“高
泉禅师，本朝初，闽人，后居日本黄檗山，著
有《洗云诗集》 《佛国诗偈》 《藏林集》。其
弟天池，闽僧，能书。”輨輴訛由此可知，在清康熙
时期，黄檗宗也影响及琉球，高泉禅师于康熙
朝初年就前往京都黄檗山。
前已述及，隐元禅师先在东明山兴福寺开
法，继又开法于圣寿山崇福寺，并于两寺同时
举行结夏，从而纳入其系统輨輵訛。位于长崎分紫
山福济寺相继进黄檗宗的法统。福济寺入原为
在长崎的漳州籍船主创建，后又加入泉州籍船
主，因此俗称“漳州寺”，亦称“泉州寺”。泉
州人僧觉海携了然、觉意于崇祯元年 （1628
年） 渡海抵长崎，觉海受请开山福济寺輨輶訛。觉
海之后，福济寺大施主、漳州人陈道隆与泉州
籍船主商议延请泉州安平镇人、僧蕴谦戒琬东
来住持。在隐元禅师东渡前，蕴谦与隐元已有
文字交。据记载：隐元禅师在南明永历六年壬
辰（清顺治九年，1652年） 就有“示日本僧默
子、蕴谦各偈一首”輨輷訛。隐元东渡抵长崎的次
年二月就应蕴谦禅师之邀游福济寺。据记载：
“蕴谦禅德请游福济，为题自赞。”輩輮訛蕴谦邀隐
元游福济寺，免不了请隐元指点。隐元禅师则
题“自赞”墨宝相赠，所题《自赞·福济蕴谦
禅师德请》云：“‘慧照其心，福济其道。二
者并行，荡荡浩浩。拈条白棒，成个甚么。触
着忤逆儿孙，便是返掷种丱。’这老汉随缘而
来，随缘而去，易描其像，难写来去。摸得此
老脚跟，敢保着着有据。”輩輯訛这里所书的是隐元
的64首《自赞》之一。其文字中有“福济”二
字，相当巧妙，而且“赞”文后的附注中“摸
得此老脚跟，敢保着着有据。”道出了隐元禅
师此行对福济寺的指点。明历元年乙未（永历
九年、顺治十二年） 九月，隐元受请住摄州慈
云山普门福元禅寺。永历十一年五月，蕴谦禅
师前往看望。据记载，“五月，福济蕴谦琬公
来省候，既回，送以偈。”輩輰訛对蕴谦禅师的到
来，隐元咏出《夏日谦禅德至》：“熏风乍动
笑盈腮，撼醒柴门八字开。莫是天池池上客，
擎云破浪一齐来。”輩輱訛可见，隐元对蕴谦的到来
十分高兴。蕴谦欲返回长崎，隐元又作《送蕴
谦禅人回崎》二首，其一“善来为法向高流，
一气熏风到摄州。半点道情如未断，痛拳趂
出莫回头。”其二“道在尘中不染尘，何须万
里觅通津。声求海上如麻苇，福济乾坤有几
人。”輩輲訛偈诗隐约道出蕴谦到摄州来看望隐元还
带有请益，“福济乾坤有几人”则对其在福
济寺的弘法作了肯定。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
认为，继蕴谦之后，开法福济寺有隐元的弟
子木庵性瑫輩輳訛。福济寺第五代住持圣垂方炳、
第七代住持大鹏正鲲于康熙朝中后期相继任日
本黄檗山住持輩輴訛。说明福济寺继兴福寺、崇福
寺之后也纳入黄檗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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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元禅师东渡开法主要是长崎兴福与崇福
二寺信众邀请，其中多为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奔
波于“海上丝绸之路”上从事海洋商业贸易的
船主、商人。换言之，长崎的华侨华人社会是
隐元禅师东渡弘法的主要对象。
隐元“东明山兴福禅寺语录”中涉及檀越
姓名的文字有数则，兹举主要者：其一，“兴
福寺住持逸然同檀越差僧赍书币聘师东渡”的
邀请輩輵訛，其中提到联名邀请的檀越有张立贤、
何懋龄、许鼎、程国祥、高应科、陈明德、王
引、何高材、耆旧如定以及寺主逸然性融輩輶訛。
其二，隐元禅师于福济寺进山后，与寺主逸然
同邀请隐元祝国开堂的檀越则有陈、林、高、
刘四人輩輷訛。其三，南京檀那李居士请隐元禅师
上堂輪輮訛。
上述第一则中“王引”与“何高材 （毓
楚、一粟、性崇）”輪輯訛均为福清人、是在长崎经
商的大商人，二人都属崇福寺的大檀越，二人
列入联名邀请既有借助王、何二人与隐元有同
乡之谊的关系，也有与崇福寺联合邀请的意
味。明了于此，才能准确理解隐元所谓“子债
父还”的含意。第二则4人中林姓与刘姓二人
为第一则名单中所无。第三则李姓也是第一则
名单中所无。则上述提及的檀越约有10位应属
于“三江帮”。“三江帮”是兴福寺支撑的华
侨华人社会基础，是隐元禅师弘法的基本人
群。这些檀越中既有船主，也有经商的海商。
隐元的《松涛二集》有《应南京船主斋》诗：
“一饭能斋两国僧，不求福也福还增。聊施法
雨周沙界，特地香厨云几层。”輪輰訛可以想见，东
明山福济寺的檀越中，江南南京在长崎从事海
洋贸易的船主与商人占重要地位。或许正因
此，“福济寺”又俗称“南京寺”。《应南京
船主斋》一诗反映了福济寺既有来自中国的僧
人也有日本的僧人，在长崎的南京籍船主设斋
供养隐元等僧人，隐元以风趣的语言吟出
“一饭能斋两国僧，不求福也福还增”。由南
京船主出面设斋供养隐元等中日僧人，说明
南京的檀越在“三江帮”中占重要地位，船
主又为檀越中举足轻重的角色。或许可以说，
“三江帮”是以南京檀越特别是其船主为主
角、以船主与海商为主要成分的长崎地域性华
侨华人社会群体，这一群体构成福济寺的社会
基础。
隐元住“圣寿山崇福禅寺语录”中同样有
不少文字涉及檀越姓名的。兹列举重要者如
下：其一，请隐元禅师住崇福禅寺启，其中
“某无任斗仰，激切皈依谨启”，文末署“弟子
王引、何懋龄、方忠、潘启祚、文郁、何高
材、魏之琰、范复、顾肇基、何兴楚、林守壂、
林继火受、李鼎、何其森、程士理仝百拜。”輪輱訛其
二，“明历元年三月念二日，檀越王引、何高
材、何懋龄、林守壂、魏之琰、林继火受、方
忠、范复、潘启祚、顾肇基、李鼎、何其森、
文郁、何兴楚、程士理同寺主等请师住崇福禅
寺，于五月念三日至山门云……”輪輲訛其三，语
录中有如下记载“明历元年乙未春三月福唐
王、何、林、魏诸檀越同寺主等请师住崇福禅
寺，于五月念三日进寺”。輪輳訛
对比可知，第一则与第二则列名者相同，
人数也相同，共计十五人。第三则明确写到
“王、何、林、魏诸檀越”为“福唐”人。这
里“福唐王、何、林、魏诸檀越”中的“王”
即“王引”，“何”即“何高材”、“何懋龄”，
“林”即“林守壂”、“林继火受”，“魏”即
“魏之琰”。从前引《长崎图志》可知，王引、
何高材、林守壂与魏之琰是福清在长崎经商
的大商人，也是崇福寺的大施主。可见，福
清商人在“福州帮”中为重要角色，是崇福
寺重要的外护。
上述提及的檀越都是在长崎经商福州籍人
士，其中不少为福唐 （福清） 人。或许可以
说，长崎“福州帮”，福清人居举足轻重地位
并充当重要角色。据《普照国师年谱》记载，
隐元在崇福寺开法期间，檀越何一粟居士请书
写“圣寿山”匾额与题《东坡像赞》，隐元禅
师都予以满足，“盖居士为当山檀越，有功于
山门也。”輪輴訛何一粟就是“何毓楚”，在当时是
“崇福寺”重要的大檀越。由此可证福清檀越
是崇福寺重要的外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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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元 《宿崇福寺示福唐诸檀越》 诗曰：
“一宿檀林了素情，玉融风雅浑天成。虽然异
上（土） 心同赤，谈到三更月更明。”輪輵訛其《宿
崇福寺示毓楚何信士》诗曰：“一宿云根万刼
因，玉融风雅浑天成。虽然异土心同赤，谈到
三更月更明。”輪輶訛对比可知，（一） 从诗题看，
何毓楚信士属福唐（福清） 人，应是当时隐元
与福唐（福清） 诸檀越相会谈禅中较重要者。
（二） 两诗仅首句有别，其他则完全相同。上
首诗中“异上”，应是“异土”，此据后诗校
改。（三） 《宿崇福寺示毓楚何信士》诗题为
另拟，并将原诗首句改写，赠予何毓楚居士。
这首诗是隐元受请在崇福寺开法时与福清籍的
檀越相会时所作。由于都是福清乡亲间的交心
与谈禅，充满洒脱风雅輪輷訛，气氛融洽，不觉谈
到更深夜静，心如中天明月皎洁。
隐元禅师移锡普门寺乃至京都建黄檗山万
福禅寺弘法后，仍然关心长崎僧人与华侨华人
信徒习佛修持。其诗有《长崎性奕善人同子孙
来谒乃示之》：“三代同来礼普门，心诚万里
一乾坤。瞿昙足下熏风美，奕叶花开有本
无。”輫輮訛此诗反映了隐元在普门寺时对从长崎携
子孙三代人前来参礼的性奕居士一家，既予以
接待也给予赞赏。《松涛二集》中有五言古诗
《送道诠刘通事回崎》 一首：“海外知音少，
相逢错过多。唯子随四白，道义意如何。末后
语勿论，言前会也么？丈夫贵决择，岂肯自蹉
跎。归去不加策，追风如骏骚。踏断溪声处，
双眸回更高。”輫輯訛通事刘道诠到京都黄檗山松隐
堂拜谒隐元禅师，老禅师在其回长崎前写下这
首五言古诗赠别。此诗反映了隐元禅师与通事
刘道诠信徒关系密切，视之为知音。诗中体现
了老禅师对通事刘道诠参禅悟道的期许：“末
后语勿论，言前会也么？丈夫贵决择，岂肯自
蹉跎。……踏断溪声处，双眸回更高。”这也
是对长崎华侨华人信徒的期许。隐元居京都黄
檗山万福寺松隐堂，作有《寄赠分紫山主人》
一诗：“日常无事自天真，一片风光特地新。
丈室门开山海供，来朝尽是故乡人。”輫輰訛此诗是
寄赠给福济寺蕴谦禅师的。其中“丈室门开山
海供，来朝尽是故乡人”，诗句道出分紫山福
济寺的信徒多为在“海丝”路上往来且寓居长
崎的故乡人。这“故乡人”不仅仅是闽南人或
福建人，而是来自祖国而居长崎的华侨华人。
诗句曲折地表达了隐元禅师对长崎华侨华人参
禅悟道的关心。
四、结语
隐元禅师东渡长崎弘法前，在长崎奔波于
“海上丝绸之路”上从事商业贸易的海商、船
主构成的华侨华人社会的佛教信仰，实际上是
普遍存在于当时我国沿海特别是长江以南沿海
民间社会的佛教形态，这种佛教奉祀民间神灵
且不重修持而重祈禳，其奉祀的神灵既有因地
域而不同，也有因行业不同而有别。与往来
“海丝”关系密切的佛寺，大多奉祀海神妈祖、
关帝等。如长崎的兴福、福济与崇福三寺。也
有僧人住持神庙的，如琉球天妃宫等輫輱訛。笔者
曾以台湾台南的大天后宫为个案，在对其历时
考察的前提下，通过对几通碑文作佛教义理的
分析，揭示其妈祖信仰的“佛教化”。輫輲訛这种
“佛教化”现象在我国沿海特别是长江以南地
区普遍存在。无论是佛寺奉祀妈祖、关帝等民
间神，还是佛教僧人住持妈祖庙（宫） 或关帝
庙等，大都已不在是原先的民间诸神的庙宇，
而是被不同程度地“佛教化”。輫輳訛
长崎华侨华人佛教信仰中心的“唐三寺”
都以奉祀妈祖、关帝为中心，但都属于禅寺，
即兴福禅寺、福济禅寺与崇福禅寺。长崎“唐
三寺”所接纳的并不是国内的曹洞宗，而是临
济宗。在国内，自密云圆悟开始致力于振兴临
济宗，并由费隐通容——隐元隆琦相继弘传，
使临济宗获得中兴。其间密云圆悟受请于崇祯
三年二月移锡福清黄檗山輫輴訛，住持黄檗山近半
年期间，继承远祖希运的风范，重振旧规，重
树“标格”于黄檗，坐夏开法，使黄檗山法运
重兴。法嗣费隐通容、法孙隐元隆琦踵继主持
黄檗山法席，使“黄檗宗风”再扬于世。然
而，长崎唐三寺的禅宗并非承继中国禅宗临济
宗的主流正法。兴福寺的逸然就说“海国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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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由唐迄宋稽四百年未由一接宗风，自日抵
暮至十二时，无可少亲禅髓。”正因此，逸然
与诸檀越再三邀请隐元东渡，使“扶桑东际，
法雨均沾，和域天中，慈云遍布……转扶桑为
净梵，化黔庶作天亲。”輫輵訛隐元禅师东渡长崎弘
法正是为了使兴福寺、崇福寺等僧人与檀越导
向正法。后来，逸然五十四岁寿诞，隐元在
《示逸然监寺初度》诗明言：“百千日月闲虚
度，五四春秋等幻花。唯请法轮一着子，福临
沧海寿无涯。”輫輶訛这种个人的转变，实际上折射
出兴福寺、崇福寺的转变。
日本学者内田直作说：福济寺经蕴谦禅师
的改造扩建，“由最初的妈祖庙”变成“佛教
大伽蓝”。輫輷訛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显得简单，由
“妈祖庙”变为“佛教大伽蓝”并不在寺院建
筑的改造与扩建，不取决于寺院规模。奉祀妈
祖、关帝宫庙的规模也有相当大的，福济寺转
变为佛教的“大伽蓝”，关键在于蕴谦禅师的
努力与隐元禅师的指点、提升。然而，必须明
白，无论是兴福寺、崇福寺，还是福济寺，都
仍奉祀妈祖、关帝等。通过“海上丝绸之路”
往日本长崎从事商业贸易的中国商船，在进出
长崎港时要举行隆重的送迎神像仪式，把商船
供奉的妈祖、观音、关帝诸神偶像迎入佛寺，
供奉在妈祖棚内，待商船返航中国前再送回船
上供奉。这种送迎入港船只供奉的神像是由兴
福寺、崇福寺与福济寺轮流进行且延续至幕府
统治的后期輬輮訛。
在海外，寺庙是维系华侨华人感情纽带的
中枢。长崎的华人华侨社会，每年农历三月廿
三日举办盛大的祭祀妈祖诞辰的仪式，最初在
兴福寺举行，“自福济寺、崇福寺建成后，定
为每年三月、七月、九月二十三日由三个寺院
轮流举办祭祀”。輬輯訛无论是“三江帮”，还是福
建的“福州帮”、“漳泉帮”等商人、船主通
常都是以“唐三寺”作为共同的信仰场所輬輰訛。
隐元禅师在长崎弘法，使兴福寺、崇福寺乃至
福济寺由过去以奉祀妈祖輬輱訛、关帝等为中心，
转变为以习佛修禅为中心。反映了既对长崎华
侨华人社会多样性信仰的尊重，也着意华侨华
人社会佛教信仰品质的提升。（全文完）
注释：
輧輱訛〔日〕 山本纪纲： 《长崎唐人屋敷》， 第155页。
輧輲訛輧輳訛輧輵訛輧輶訛輧輷訛輨輮訛輨輯訛輪輴訛《普照国师年谱》 卷下 “清顺治
十一年”， 《隐元全集》 第11卷， 第5206页、 第5211页、
第5209-5210页、 第5211页、 第5216页、 第5211页、 第
5216-5217页、 第5211页。
輧輴訛《众檀越请启》 （壬辰夏四月初六日） 《隐元全
集》 第4卷， 第1585-1586页； 〔日〕 宫田安 《唐通事家
系论考》 第十五章 《以林楚玉为始祖的林氏家系》， 转
引自林观潮 《明清时期闽商往来长崎商路之旁考 》，
《闽南文化研究》， 2011年第2期。
輨輰訛《隐元禅师扶桑语录》 卷第三 《住摄州慈云山普
门福元禅寺语录》， 《隐元全集》 第4卷， 第1749页。
輨輱訛《普照国师年谱》 卷下 “宽文元年” （顺治十八
年）， 《隐元全集》 第11卷， 第5236页。
輨輲訛清康熙十二年 （1673年）， 隐元卒于日本， 被尊
为黄檗宗初祖。
輨輳訛輨輶訛輩輳訛 〔日〕 木宫泰彦: 《中日交通史》 下卷， 第
375-377页、 第373页、 第377页。
輨輴訛〔清〕 徐光葆: 《中山传信录》 卷五 《禅宗》。
輨輵訛崇福寺的住持多为黄檗僧， 如即非如一、 千呆
性安、 玉冈海鲲 （嗣法性安）、 伯珣照浩 （后住持京都
黄檗山）， 参见王荣国 《福建佛教史》， 第333页。
輨輷訛 《隐元禅师年谱》 “南明永历六年”， 《普照国
师年谱》 卷上作 “清顺治十年” 即 “南明永历七年”。
见 《隐元全集》 第11卷， 第5187、 5191页。
輩輮訛 《普照国师年谱》 “明历元年乙未” 《隐元全
集》 第11卷， 第5210页。
輩輯訛《隐元全集》， 第2515页。
輩輰訛 《普照国师年谱》 “明历三年丁酉”， 《隐元全
集》 第11卷， 第5230页。
輩輱訛隐元 《夏日谦禅德至》， 《隐元全集》 第6卷，
第2903页。 根据原注： 此为 《广录》 本， 而扶桑本则题
为 《喜蕴谦禅人至》， 且其中 “熏风乍动笑盈腮” 之
“笑” 作 “忽” 字。
輩輲訛隐元： 《送蕴谦禅人回崎》， 《隐元全集》 第6
卷， 第2904页。
輩輴訛王荣国： 《福建佛教史》， 厦门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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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 第332页。
輩輵訛輩輶訛輩輷訛輪輮訛 《隐元全集》 第4卷， 第1610页、 第1603
页、 第1611页、 第1625页,同页另有 “南京李檀那请上堂
……” 应属同一人。
輪輯訛 〔日〕 宫田安： 《唐通事家系论考》 第十七章
《以何毓楚 (高材) 为始祖的何氏家系》， 转引自林观潮
《明清时期闽商往来长崎商路之旁考》， 《闽南文化研
究》， 2011年第2期。
輪輰訛 《隐元和尚云涛二集》 卷第五 《七言四句·应南
京船主斋》， 《隐元全集》 第6卷， 第2795页。
輪輱訛輪輲訛輪輳訛《隐元全集》 第4卷， 第1708页、 第1709页、
第1715页。
輪輵訛輪輶訛 《隐元和尚云涛二集》 卷第五 《七言四句·宿
崇福寺示福唐诸檀越》， 《隐元全集》 第6卷， 第2792
页、 第2791页。
輪輷訛玉融是福清的雅称。 福清人的性格具有洒脱而
不失风雅的特点。 本句意即交谈洋溢玉融人洒脱风雅。
輫輮訛 《隐元和尚云涛二集》 卷第七 《五言四句·长崎
性奕善人同子孙来谒乃示之》， 《隐元全集》 第6卷， 第
2913-2914页。
輫輯訛 《隐元和尚松涛二集》 卷第一 《五言古·送道诠
刘通事回崎》， 《隐元全集》 第6卷， 第2633页。
輫輰訛 《隐元和尚云涛二集》 卷第七 《五言四句·寄赠
分紫山主人》， 《隐元全集》 第6卷， 第2911-2912页。
輫輱訛輬輰訛相关的例子可参见王荣国 《海洋神灵—中国
海神信仰与社会经济》，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3年。
輫輲訛王荣国 ： 《台湾妈祖信仰的 “佛教化 ” 探
讨——以清代台南大天后宫为考察对象》， 《厦门大学
学报》 （哲社版）， 2012年， 第6期。 本文所揭示的在我
国沿海特别是长江以南地方也普遍存在。
輫輳訛台湾圣观寺、 鹤鸣精舍住持释厚重比丘尼在其
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出版 《观音与妈祖》 （稻田
出版有限公司， 2002年） 一书， 探讨了观音的 “妈祖
化” 与妈祖的 “观音化”， 从佛教义理的角度进行分析
并予以肯定。
輫輴訛密云圆悟二月底抵福清黄檗山， 于三月廿七日
行晋院礼， 同年八月初一日离山。
輫輵訛 《黄檗和尚扶桑语》 卷首 《兴福寺主逸然请启》
(壬辰夏四月初六日船主何素如赍至)， 《隐元全集》 卷
第4卷， 第1588页。
輫輶訛 《隐元和尚云涛二集》 卷第五 《七绝·示逸然监
寺初度》， 《隐元全集》 卷第6卷， 第2793页。
輫輷訛 〔日〕 内田直作： 《日本华侨社会的研究》， 第
58页。
輬輮訛日本幕府止于1867年 (清同治六年)。 福济寺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于空袭。
輬輯訛〔日〕 木宫泰彦: 《日中文化交流史》， 第621页。
輬輱訛2016年， 日本京都黄檗山一行5位僧人抵厦门大
学座谈， 笔者参与交流。 晚宴中， 日本僧人问及长崎佛
寺何以供奉妈祖像， 笔者予以解释。 本论题的确定正基
于此。
（联系地址： 厦门市思明南路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
史系 邮编： 361000）
（责任编辑：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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